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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夫妻”

要是有自己的孩子就好了

秦方和老伴是典型的被动“丁克”。
年轻时，秦方曾怀过一个孩子，但没有

保住。后来就总也怀不上。当时，辅助生殖
的医疗水平还不发达，秦方看了上海好几家
妇产科医院，都没结果。

因为年轻，夫妻俩很快放弃了执念，决
定顺其自然。后来，秦方从朋友那里知道了
“丁克”的理念，觉得这样也挺好。生活，就
此平平淡淡过了下去。
秦方曾是地段医院的一名针灸师，干到

60岁才退休，老伴退休前是小学校长。两
人虽然收入不高，但没有子女，也没什么负
担。不过，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夫妻俩明显
感到心境开始沉重：身边没有子女照料，如
果两个人先走一个，剩下的那个晚景会不会
凄凉。许多个黑夜，两人躺在床上难以入
眠，秦方更会默默流泪。
秦方的弟弟们知道姐姐的心结，开始向

她灌输“晚年靠侄子侄女”的观念。起初秦
方挺感动，但很快她就发现，大家开始提要
求，自己这个姑妈变成“万能人”：缺钱了借
钱，缺人了出力，甚至二弟的亲家带着亲戚
从外地来沪看病，觉得秦方家人少，就让她
让出一间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去年4月，秦方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个小
身影，侄孙女珊珊来到这个家。那天，秦方
正在老年大学上课，侄女小露突然打来电
话，央求姑妈帮忙接孩子放学。秦方连忙打
车赶去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照看。没想到，
这一看就是一年。

侄女小露查出乳腺疾病，要住院治疗。
小露的爸爸是秦方最小的弟弟，他觉得姐姐
夫妻俩“反正没孩子”，而自家既要照顾病中
的女儿，还要照顾外孙，实在忙不过来，就把
外孙女珊珊托付给秦方。
对于这个喊自己“姑奶奶”的小不点，秦

方和老伴都很心疼。珊珊初到陌生环境难
免不适应，老两口就整天陪她看动画片、教
她识字、做手工，祖孙俩做的手工摆满了客

厅。秦方白天烧菜做饭接送幼儿园，晚上还
要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每天珊珊都要拉着姑
奶奶的手才能睡着。
由于侄女小露病情反复，这样的生活持

续了一年。秦方除了帮忙照料她的女儿，还
先后两次给她家送去了现金，加起来有6万
元。没想到，这6万元的善意，换回的竟是
更多的索取，进而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矛盾。

第二次收到钱后，侄女小露顺势提出，
想把珊珊的户口迁入秦方家，方便老两口照
顾。此话一出，秦方老伴当场不乐意了：还
要照顾，没完没了吗？接着，秦方另外三个
弟弟也先后表态，如果将珊珊的户口迁入姐
姐家，自己家的孙辈也要迁进去。家里由此
争吵不断，一地鸡毛。
秦方万万没想到，一辈子不遗余力地帮

助几个弟弟，到头来自己“丁克”的人生选择，
竟成了亲人理直气壮压榨自己的理由。那
天，老伴伤心欲绝，发出了“要是我们有自己的
孩子就好了”的叹息，秦方强忍的眼泪夺眶而
出。她把自己关进房间，任谁叫也不肯出来。

二
“  +夫妻”

一场病痛后重新思考人生

有人说，所有关于“丁克”的讨论，都绕
不过几个核心问题：“后悔吗？”“孤独吗？”
“老了怎么办？”

在秦方看来，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间，
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只有真正到了特定的时
候，才有资格回答。对此，52岁的李鑫和50

岁的王慧也深有同感。
李鑫是建筑师，王慧是电视台主持人，

一个在厦门，一个在北京。两人1998年相

识，共同的兴趣让他们迅速走到了一起，开
始异地恋。2004年，两人领证结婚，婚房租
了两处，北京一个家，厦门一个家。
有时候，距离不仅产生美，也给人带来

更多人生思考。对于这对夫妻来说，这种思
考让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个人成长以及共同热爱的旅行与文化探
索中。他们选择了“丁克”。
“丁克”家庭经营异地婚姻更加不易，夫

妻俩想尽办法团圆。王慧调整节目的录制
时间，有时候一次录上三期，这样就能自由
安排时间，每隔一两周就飞到厦门去看丈
夫。王慧常常感叹，十多年分居生活，花在
飞机票上的钱都能在厦门买套小房子了。
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3年多

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让夫妻俩开始重
新思考当初的选择。
王慧患上了三叉神经痛，虽然这病不致

命，但职业生涯被迫中断。她从一位自信满
满的职场精英，变成了需要长期康复和依赖
他人的病人，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落差。丈
夫李鑫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承担起照顾王
慧的重任，同时还要面对收入锐减和医疗费
用的压力。
康复的过程漫长且艰难，王慧经历了无

数次的失望和自我怀疑。李鑫虽然坚强地
支撑着家庭，但内心的疲惫也让他看起来比
同龄人苍老。夫妻俩开始意识到，没有子女
作为情感支柱，一旦面对生活中的重大变
故，是多么的孤立无援。
因为病痛，王慧更加认识到钱的重要。

“没有孩子，就要有存款。”病情缓和后，她辞
去了北京的工作，在厦门开了一个工作室，
利用多年积攒的人脉与资源，成功地将几个
文化项目落地厦门。
经过数年经营，工作室年入百万，但王

慧发现，财富的积累并没有让她真正开
心。“人在病痛中往往是最脆弱的，不仅是
身体上的脆弱，意志也会跟着一起薄弱。”
当时的那种孤独感，在王慧心中留下了深
深的烙印。
如今，年过半百的夫妻俩开始考虑是否

领养一个孩子。“给一个需要家庭的孩子一
个温暖的家，同时也给自己的生活注入新的
希望。”两人承认，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需要
克服许多法律和社会关系的障碍，自己要做
好所有的准备。

三
“  +夫妻”

给自己三年时间再作选择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2021年已有
超过60万的“丁克”家庭，而且这个数字
仍在不断攀升。尤其在一二线城市，增
速明显。
生活在南京的张晨和刘薇是一对年轻

夫妻。两人同岁，1993年出生。他们是大
学时代的恋人，毕业后步入婚姻殿堂。婚
后，张晨和刘薇不顾双方父母反对，决定成
为“丁克”。当时在朋友圈引起不小的波澜。

张晨是一名IT工程师，刘薇从事插画
设计。对于未来，两人有过多次长谈，探讨
对生活的期待和规划。两个年轻人都认为，
孩子固然能带来家庭的情绪价值和传统的
观念认同，但会占据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
钱。考虑到两人目前的职业状态和对自由
生活的向往，他们认为二人世界更能让他们
专注于个人发展、兴趣培养以及彼此之间的
情感维系。
没有孩子，他们利用假期在国内外旅

行，体验不同文化的魅力。他们投资各自的
事业，不断学习新技能，刘薇教张晨画画，张
晨为刘薇编写专属的小程序，帮助她更好地
管理工作和生活。这些简单而温馨的日常，
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去年初，小夫妻决定一起考MBA。接

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白
天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晚上和周末则
变成学习的战场，两人分工合作，共同研究
各大商学院的课程设置、申请要求，甚至一
起参加在线预科课程，提升自己的GMAT和
GRE成绩。

最令两人难忘的是，在准备申请文书
时，夫妻俩互相成为对方的最佳听众和编
辑。他们分享彼此的职业经历、成就与挑
战，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些深刻而真诚的
交流不仅让他们的申请材料更加生动有力，
也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经过数月的努力，张晨成功获得了一所

知名商学院的录取通知，刘薇没考上，但她
打算今年再战。未来，夫妻俩计划开一家跨
界科技与艺术的公司，两人一起创业，将张
晨的技术专长与刘薇的艺术灵感完美融合，
创造独一无二的作品。
理想虽美好，但现实的压力一直存在。

双方父母都坚决反对他们“丁克”的决定，甚
至在一再失望下迁怒于对方，最后发展到见
面就水火不容，言语间互相指责对方教育子
女的问题。
最让张晨想不到的是，拿到MBA录取

通知书的庆祝宴上，岳父母竟然不顾人多，
当众提出希望女儿重新考虑婚姻。自己母
亲也不甘示弱，认为儿子今后只会更加优
秀，四十岁也可以生孩子，根本不在乎。岳
母一气之下口不择言，让刘薇先不求学，而
是拿着钱去冻卵，免得被张家耽误……一场
喜庆的家庭聚会，搞得不欢而散。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如今张晨和刘
薇已经没有新婚时的坚定。他们开始向已
有孩子的朋友倾诉烦恼和困惑，寻求大家的
建议。最终，张晨和刘薇决定，再给自己三
年时间，慎重考虑“丁克”的选择。
在他们看来，“丁克”其实无关对错，只

不过人们总会下意识地美化自己没选的那
条路，才会被后悔煎熬。无论是有孩子还是
没有孩子，人生都是一场充满考验的旅程。
笑着度过，还是走得悲伤，取决于我们自己。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72岁的秦方没有想到，“丁
克”近40年，仍逃不过替人带
孩子的命运，甚至把生活搅成
了一团乱麻。
秦方的父母给她生了4个

弟弟。过去几十年，她是名副
其实的“扶弟魔”，出钱又出力，
帮完弟弟又帮侄子侄女。如
今年逾古稀，“无儿无女”却成
了被亲人无休止索取的理由。
午夜梦回，她辗转反侧：当初选
择“丁克”是不是太过草率了？
如果再争取一下，人生会不会
不同？
“丁克”是DINK的音译，意

为“DualIncomeNoKids”，直
译为“双份收入，没有孩子”。
上世纪80年代，“丁克”一词传
入中国。如今，第一批选择“丁
克”的夫妻大多步入暮年。
每个“丁克”家庭都有自己

的故事。有生理原因导致的
“被丁”，有中途反悔的“白丁”，
也有始终坚定的“铁丁”。“丁
克”本无对错，但对于身处其中
的人来说，它不仅是一种人生
选择，也是一场人生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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